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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宋庆龄的起居饮食都十分简朴。有工作
人员回忆，1938年到 1941年底，当保卫中国同盟（后
改组为中国福利基金会，现中国福利会）总部还设在香
港时，宋庆龄每天的菜金就只有两角钱，而当时一瓶汽
水也要这个数目。1949年后，她更是厉行节俭，早餐只
吃两片面包，一杯咖啡或红茶，一只煎饼；午餐吃米饭，
菜肴只有两荤一素一汤；晚餐只要一碗小米粥或泡饭
就可以了。只有在家中来客人时，才会添上一些适合宴

请的菜肴。
虽然在饮食方面奉行节俭，宋庆龄

却仍对美食情有独钟，尤其喜爱烹饪。据
她的秘书张珏回忆，宋庆龄的书房里有
不少烹饪书籍。工余时，她会系上围裙，
撸起袖子，到厨房里做些拿手菜，分送给
友人和工作人员品尝。她烧的“鲫鱼塞
肉”是公认的美味佳肴。宋庆龄的保姆李
燕娥回忆，宋庆龄曾亲自教她烤羊腿，烧
制咖喱鸡和西式什锦炒饭等。宋庆龄将
李燕娥学烧的咖喱鸡分送给亲友和来访
的少年儿童品尝后，大受欢迎。这道咖喱
鸡的做法如下：取适量大蒜、辣椒、洋葱，

切成片，放两大勺红酒，半碗咖喱粉混合，下锅煎，加两
茶匙盐，一茶匙糖，待颜色变棕后，将鸡块放入，并加上
椰汁。鸡块煸软后，再加入土豆，煮一小时半。宋庆龄在
家中宴请国内外友人时，最常出现的甜点是杏仁豆腐
和杏仁茶。她从不用外面买的杏仁粉，而是自己将杏仁
研磨成粉备用，使得这两道甜点的口感浓郁顺滑。宴请
时，遇到感兴趣的外国女客人，她就即席用英语传授制
作杏仁豆腐和杏仁茶的“秘方”。

宋庆龄喜食蟹，尤其爱吃家乡上海的清水大闸蟹。
然而，由于患有遗传性的荨麻疹，她每次吃完蟹就会过
敏。大闸蟹每年金秋在国庆节之后、西北风起时，正是
肥美时节。为了这一年只有一季的美食，宋庆龄每次吃
蟹前，都先服过敏药，然后才细细品味这人间至味。宋
庆龄的生活管理员周和康每年此时都会去淀山湖选购
一些大闸蟹，规格每只在十两以上（当时是十六两制，
约当现在的六两多），洗净加工、细绳扎牢，然后放在竹
制蒸笼里，配上紫苏清蒸吃。这时候，宋庆龄总会精挑
细选，留出一部分最鲜活、最肥腴的蟹，
悉心包装后，给远在北京的同事、好友
捎去一些，一同分享这收获的味道，有
时，她甚至亲自坐火车将蟹带到北京分
送。她的朋友和工作伙伴经济学家陈翰
笙，原保盟秘书、廖仲恺之女廖梦醒等，也都收到过这
份从上海专程而来的心意。宋庆龄后来在北京生活、工
作期间，李燕娥和周和康还从上海给她寄“酒蟹”，宋庆
龄非常高兴，上海人喜欢的醉蟹，也是她的“心头好”。

宋庆龄吃蟹有一套专门的工具，现在上海孙中山故
居纪念馆里保存着。这是宋庆龄赠送给周和康作为纪念
的一套三件食蟹工具，原先是周从锦江饭店为她订购
的：木制的小榔头，圆形的小砧板和一把银质的钳子。
1980年，宋庆龄自己还曾写信给德国友人王安娜，请她
托即将来华的斯诺夫人洛易斯·斯诺
带至少 4把小的胡桃钳，用以钳蟹
脚。北京宋庆龄故居至今保存着一套
八件吃蟹的工具，据说，那是宋庆龄
收藏的、孙中山先生用过的蟹具。

1976 年，“四人帮”轰然倒台
后，全国人民奔走相告，纷纷买酒庆
祝。当时正是吃蟹的好时节，人们在
买蟹吃蟹时，必然要求“一母三公”，
以泄怨气。宋庆龄喜欢吃蟹黄满满
的母蟹，但她却毫不犹豫地说：“先
吃‘一母三公’再吃母的！”不久，她
特地写信提醒挚友、国际著名记者、
作家爱泼斯坦，告诉他“现在是（吃）
那些‘横行夫人’的最好时节。如果
你和邱茉莉（爱泼斯坦夫人）这个时
候能来，你们一定要尝尝我们南方
的特别风味。”宋庆龄甚至给原保盟
中央委员邓文钊之子邓广
殷抄了一首名叫《卖螃蟹》
的民间歌谣：“西单卖蟹众
称奇，一母三公搭配齐。道
似一锅烹四害，横行看彼
到何时。”
宋庆龄被誉为“二十

世纪的伟大女性”“力图冲
破一切罗网的狮子”。她在
平凡的生活中，喜爱烹饪，
尤其爱吃上海的清水大闸
蟹。作为“阿拉上海女儿”，
宋庆龄的巧思也许不止在
斗争岁月的轰轰烈烈之
中，也在一只蟹的五味杂
陈和温存细腻之间。

在外滩看日出
周建新

    金秋时节，为庆祝夫
人生日，我们一家陪同老
岳父在南京东路外滩旁的
和平饭店住了一晚。深夜，
躺在柔软的被褥间，想着
这个饭店自从 1854 年初
创至今，有多少名人曾在
此下榻，卓别林、萧伯纳、
鲁迅、周恩来、克林顿
等等，兴奋之余难以
入眠，迷糊一阵，凌晨
三点又醒了，再无睡
意。秋高气爽，温度宜
人，一个奇怪的念头一闪：
何不去外滩看日出去！
我年轻时曾在泰山玉

皇顶看过日出，一大群军
校同学趁到部队实习的间
隙，一口气从山脚冲上山
顶。后半夜山顶黑灯瞎火，
我们穿着租来的军大衣，
冒着夜雾站在湿漉漉的岩
石上等候太阳升起，那时
候年轻，浑身是劲，心里装
满了理想和梦想；也曾与
浙江省的一群儿童文学作
家，在普陀山的百步沙看
硕大的太阳从东海浴水升
腾，鲜艳的火球被上下拉
长，突然间跃上海面数尺

空中，全场人员被感动得
热泪盈眶，至今记忆犹新。
今在外滩看日出，会是一种
什么样的景象和感受呢？
熬到凌晨 5点，天未

亮，街灯孤静地照着地面，
南京路步行街上空空荡
荡，与昨晚熙熙攘攘形成

了鲜明的对比。走到中山
东路路口，见少量出租车
与公交车驶过。外滩观光
平台上更是“这里的黎明
静悄悄”，显得格外宽敞而
空旷。万国建筑群矗立在
街灯的黑影之上，似乎还
在夜色中沉睡，唯有海关
大楼高高的两面大钟的灯
光，像一对圆鼓鼓的眼睛，
警觉地注视着这座百年沧
桑的“十里洋场”。
静静的江面显得异常

开阔，偶尔有一两艘货轮
在江面行驶，发出轻微的
突突突的轮机声，仿佛架
子鼓上的轻微的敲击声。

最引人瞩目的是对岸，这
座近三十年间崛起的金融
城，此刻也在半梦半醒之
间，黑黝黝的建筑物亮着
无数盏窗灯，整体看起来
像是一个个不同形状的半
透明物体。就连昨夜灯光
秀上最劲爆的东方明珠

塔，此时除了闪着几
排红色的航标以外，
同样安静地肃立在森
林般的建筑群之中。

天渐渐放亮，行
人也慢慢多起来，早起的
人们陆续来到外滩观光长
堤上锻炼，也有少数像我
一样背着专业相机游荡的
游客。当海关大楼上空奏
响东方红乐曲，钟声凝重
敲过六下，浦江两岸似乎
瞬间醒了。江面上有江鸥
在飞翔，大小不一的船只
一艘艘鱼贯着驶向下游。
几只风筝飞起来了，其中
一只白色尾翼上清晰地写
着“热烈庆祝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开幕！”的白底红
字标语。年轻的跑团成员
已集合做准备操了，摄影
爱好者架起相机。陆家嘴
的建筑物灯光熄灭了，整
个对岸像在水面上耸立的
一排黑色群雕，镶嵌在乳
白色天幕的背景上。

大约 10分钟后，陆家
嘴建筑群底部渐变成金
色，并逐渐由金变红，向上
扩展，面积越来越大。左侧
北外滩的建筑侧面已被阳
光镀上了金色，亮得耀眼。
慢慢地，浦东的高层建筑
也被阳光镶上了金边，与
北外滩遥相辉映。我想到
了杜甫《题王宰画山水正
图歌》里的一句诗：“焉得
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
江水”。尽管杜甫创作该诗
时身在巴蜀，“刀剪吴淞”

只是诗人的一种想象，但
被人称为“上海第一湾”的
浦江两岸，形象地似一把
大剪刀的两侧，剪动着这
滔滔而去的江水。
突然，太阳在上海中

心腰部露出脸来，慢慢抬
起头，楼宇夹缝被挤得光
芒四溅。终于，太阳圆满
了，滚圆滚圆，像是上海中
心与相邻建筑之间夹着的
一颗明珠。它迸溅出来的
火焰，洒在下方的江面上，
似一条黄金制成的带子，

将浦东与浦西紧紧连在了
一起。“啊哦，”观光台上有
人呼唤起来，我旁边正在
摄影的一位外国友人也惊
叫“beautiful”。太阳正沿着
上海中心的身躯冉冉升
高，它耀眼的光芒，照在浦
西外滩的建筑群上，使这
些形成于上世纪初的优秀
历史建筑一下子获得了光
明，恢复了新的生命活力。
在海纳百川的外滩迎

接第一缕阳光，我感受到
与以往不一样的盛景！

“人证”难题
陈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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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
“山
海
情
”

程
向
阳

    两个半小时，从黄山北站开出的高铁动车到达上
海站。

上海，是我最熟悉也是感念至深的中国城市。我的
太爷爷、爷爷曾经是徽商，在这里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老家半个村子的家业或可见证。我的父亲出生、读书在
这里，是上海多福里拿奖学金最多的“学霸”。只因后来
生意式微，家道中落，父亲被爷爷懵懵懂懂带回徽州。
“百无一用是书生”，回到徽州农村的父亲就成了

这样的人。以体力、劳力、工分为要紧的农村，让只会
“啃”书的父亲价值感丧失。不过父亲并没有就此自暴
自弃，而是主动去适应农村。他不但学会了干农活、挑
重担，还通过自己的“小聪明”，发明了生产队的第一台
框架式插秧机，后来还尝试了圈养鸭子、种植大棚西瓜
等，试图“科学种田”，但也因“水土不服”失败。父亲后
来算是“专业对口”，当上了大队出纳、会计，但他“上
海佬”的“名声”算是背了一辈子。
这次来上海，是作为市里“体悟实

训”的一员被派到《新民晚报》“跟班学
习”。记得我刚从部队转业到报社工作的
那会儿，父亲还在世，喜欢看两份报纸，
一份是《参考消息》，一份是《新民晚报》。
我对《新民晚报》也因为父亲的原因情有
独钟，并曾多次向《新民晚报》“夜光杯”
副刊投过稿，后来发表过一篇，父亲却已
经去世了。本想让父亲能在上海的报纸
上看到儿子写的文章，最终未能实现。
父亲爱看上海的报纸，还跟他的母

亲、我的奶奶何宝玉是上海人有关。我至
今收藏着唯一一张奶奶的照片，那是她
和爷爷的合影。20来岁的奶奶，身材高挑、一袭旗袍、
波纹刘海、眉目清秀，绝对是旧上海的美女范。可惜，奶
奶 30多岁就去世了。父亲说这跟她回了一趟徽州有
关。那时候从上海到徽州，只有水路，奶奶跟着爷爷从
上海坐船，还带着缝纫机，转杭州到徽州，从马路走水
路转公路，行程千里，整整一月，舟车劳顿到了徽州休
宁月潭老家。可是爷爷竟然在老家有了一房（大老婆），
于是奶奶一气之下，又独自乘船回到上海，后来就生
了病，英年早逝。
因为家庭与上海的关系，自然我的灵魂深处会偏

爱上海。
从事媒体工作以来，这是我第三次到上海，前两次

是报社策划的“黄山人在他乡”，采访了不少在上海创业
的黄山人。新黄山人沿着古代徽商的足迹，以吃苦、诚
信、开拓、崇文的徽商精神继续前行。黄山与上海，除了
数百年前同属一个江南省的“兄弟”，两地并不在一个城
市层级上。然而两地渊源很深，因为无数徽州人在上海
经商后回乡创业，黄山有“小上海”之称；而上海，在上个
世纪“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三线建设”时代号召下，成千
上万的上海人涌向黄山，在这里挥洒青春和热血。
新时代，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大潮下，如

今仍有近 10 万黄山人在上海务工创
业；而上海更是黄山重要的旅游客源
地。黄山与上海，新安江与黄浦江，迎客
松与东方明珠……“名城名山”正亲密
牵手，共同抒写新时代的“山海情”。

靓出你的美帽来
王征宇

    灰色羊绒小西装外套，同
色系呢格鱼尾裙，长袜、短筒
靴，一身黑灰看上去略沉闷，头
上倚斜一顶皮粉贝雷帽，如陈
旧房子加了软装，顿时古雅靓
丽了。贝雷帽是我钟爱的，扁塌
塌很好收藏，毛呢、绒线、汉麻
等不同材质和颜色的有五六
顶，时尚、百搭。“我记得你去秋
的神情，你戴着灰贝雷帽，心绪
平静。”这是诗人聂鲁达写给常
戴灰色贝雷帽的大学恋人阿尔
贝蒂娜的，诗中贝雷帽这一意
象，似乎你与爱情之间只差一
顶帽子的距离，读来又美好又
惆怅。画家里爱贝雷帽的尤多，
伦勃朗和莫奈的自画像，都头
戴贝雷帽。还有只戴法兰绒黑

色贝雷帽的
日本漫画

家手冢治虫，他说得尤其动情，
“没有帽子头脑就被寒风吹彻，
就画不出任何画”。以至于杂志
记者专门去问手冢夫人：先生
洗澡的时候，会不会摘下帽子？
艺术家的外在形象，是想象力、
才华以及自身独特生活美学的
写照，容易对大众造成
强大的感召力，不然贝
雷帽何以叫画家帽？
秋冬的衣服颜色过

于素雅，又不想无节制
买新衣，选几顶合适的帽子搭
搭，保暖的同时不用费心打理
发型，最重要的是，能让旧衣
焕发新意。等于闲置资产得到
利用，重新发挥光和热，这叫
人欢喜。

除了贝雷帽，深得我心爱
的还有报童帽。日常喜欢穿棉

麻洗旧的衣服，微中式的宽松
衣袍，面料比毛料和化纤易皱，
没有配饰的话，整个人显得松
垮不精神，佩一顶报童帽，有略
微支棱的八角形，显得挺拔有
筋骨。长发婉转依肩，很有腔
调。报童帽同样适合机车皮

衣、牛仔裤、皮靴的搭配，让女
人温柔之中带着豪气，动静之
间英气照人。有次我这番打
扮，脖挂单反相机，背了只小
腰包就急吼吼去见好友，出租
车司机误认为我是赶时间外
出采访的记者。

最近入了一顶瓜皮帽，也

就是明朝时男人盛行戴的小
帽，六块等腰三角形逐一缝合，
顶上有结，下部一道一寸左右
的帽檐。朱元璋亲自设计的“六
合一统”帽寓意江山一统，很有
政治色彩，好玩的是，出现在
《这个杀手不太冷》中。男主

Leon 便戴了瓜皮帽，加
上圆框墨镜，法式雅痞
绅士混搭造型，可谓深
入人心。如今的瓜皮帽
后有收缩搭扣，反戴在

前，有一种玩世不恭的俏皮。
冬天受众最广的当数冷

帽。英文名 beanie hat，翻译得
很直观很具体：豆豆帽。戴上这
种紧贴头皮的帽子，头很像一
颗圆润的豆子。少女时代的豆
豆帽是妈妈手工织的，橙黄色，
螺纹针，有弹性。臃肿的碎花棉

袄 ，头
顶大毛
球的豆豆帽包住了半只耳朵，
我像一棵顶着缨子的大萝卜，
扎进寒风去上学。豆豆帽如今
我自己织，拆掉过时的毛衣，织
方块花，或螺纹彩条，一个周末
就能完工。穿加绒卫衣、羽绒
服，头戴豆豆帽，看镜中的自己
依然有青春活力。丈夫调侃我
有颗不老少女心，我听了丝毫
不介意，谁说中年非得成为大
妈？杀死青春的，往往不是脸上
的皱纹、头顶的白发，而是心
态。头顶的帽子似乎也在说：活
出趣味，活出真诚和热情，这是
人生该有的态度。

何况，江南的冬天，不过看
一二场雪，开一阵水仙，帽美不
几日，就又到了春天。

鹤鸣芦荡 方忠麟 摄


